
072025年3月12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邓海菲 责编 版式：董玉奎
电子邮箱：zwbwsbm@126.com往事往事MAOMING DAILY

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印记

《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个
个有绰号。也许，正是受了这种
影响，村中男人，也个个有绰号。
这绰号由来，或是体貌特征，或是
生活个性，或是因某件事情。在
平日的称呼中，叫的都是绰号。
叫者答者，彼此觉得这样亲切、自
然、和谐。

村中亚帝，其时30挂零，为人
憨厚，诚实善良，勤劳朴素，言语
不多。用村人的话说，“拿把邦头
（锄头）撬他的嘴，刨上半日，也刨
不出半句话来”。一年到头，打着
赤脚，只是到了晚上临睡前，才洗
洗双脚，穿上木屐。衣服补了又
补，补丁累补丁，连原色也不见了
（还是他自己补的）。一二个月没
吃一次荤，隔得实在太久了，至多
出附近杨梅圩买二两咸虾，再到
自留地里割把韭菜一起煲汤，谓
之“咸虾韭菜汤”，认为是上等的
好菜了。为此，村人给他取了个
绰号“咸虾帝”。“咸虾帝”上有 70
多岁的老父母，卧床不起，其生活
之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后因一件事，村人又给他取
了俩绰号：“神仙肚”“铁脚板”。

那是上个世纪 60 年代，有一
年生产队的早稻急需化肥、农药，

但没有钱，时候正值番薯收获，只
有向番薯要钱了。队长沉吟着，
挑出杨梅圩卖呢，近但便宜；挑上
县城卖呢，价高些但路远。权衡
再三，还是决定挑到县城。是日，
挑选十名壮汉挑番薯上城，其中
就有“咸虾帝”。

家乡离县城 35 里路，途中山
高路陡。挑番薯上城，不是论趟
记工分，而是论重量记工分。多
数社员只挑100斤左右，力气大的
也只能挑 120 斤左右，唯独“咸虾
帝”却挑了150斤！

一干人马到了县城，都喊又
饥又渴了。队长说，现在手上没
有一分钱，再饥再渴，也得等到番
薯卖出去了，才有钱吃饭。

众人无言。在农贸市场摆卖
了一个多钟头，总算把番薯全卖
出去了。出纳按队长的吩咐，给
每人发了 6 角钱伙食费。大家拿
到钱后，急不可奈地跑到饭店
了。“咸虾帝”拿到这 6 角钱，当金
当宝，舍不得花，径直回家了。大
家吃饱了，剔牙闲聊，突然有人
问，“咸虾帝”呢？这才发觉他不
在，猜想定是回去了。大家七嘴
八舌，“30 多里路，来回一趟便是
70多里，早上连早餐也顾不上吃，

现在是下午两点多了，还是水也
不喝一口，就急急回去了。”说到
这，众人一阵感叹：真是神仙肚、
铁脚板！

此事一传十十传百，在附近
村乡传开了。“神仙肚”“铁脚板”
的绰号也叫开了。

按常理，从样貌、性格，还是
从家庭条件来看，亚帝成光棍，已
是板上钉钉的事了。然而，世事
难料。有个姑娘李少容，就在邻
村，芳龄25，眉清目秀，知书达礼，
追她的后生有一打之多，但均被
她拒绝了，却独独看上了“神仙
肚”！亲自托人做媒，不要礼金，
主动嫁给了“神仙肚”。消息一
出，石破天惊，十乡八里，无不哗
然。有人说，少容嫁给“神仙肚”，
太可惜了，简直是鲜花插在牛粪
上！有人说，简直是新《天仙配》，

“神仙肚”是第二个董永！有人
说，婚姻缘分啊，天注定，无常理，
无常规，“神仙肚”与李少容结合，
就是例证！

人逢喜事精神爽。“神仙肚”
简直像换了一个人，昔日的苦瓜
脸，现在是天天笑呵呵；昔日愁眉
苦脸、沉默寡言，现在见了乡亲邻
里，老远就跑过来笑着打招呼。

每天干活，更有使不完的劲，多次
被队里评为“五好社员”“劳动模
范”，在会上戴上了大红花。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以后，
“神仙肚”种的水稻、番薯、芋头、
蔬菜，样样被评为村里的“活样
板”，被视为对外窗口、名片，引
得外村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啧啧
称赞。婚后生活，“神仙肚”家
的日子，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盖起了新楼房，先后添了三个
儿女。更难能可贵的是，三个
孩子都争气，先后考上了名牌大
学。这在我们村里可是史无前
例的特大新闻，乃至在全公社传
为佳话，妇孺皆知！须知，那时
的大学生还是凤毛麟角，况且还
是名牌大学。据此，村人又给亚
帝取了个新绰号“老来福”。亚
帝被叫得乐开了花，整天笑得见
牙不见眼。

岁月匆匆，人事变迁不叠。
亚帝和少容夫妇作古多年了，但
这些村人旧事，却在村中口口相
传，生生不息。正像村中苍茂的
老榕，长长的村巷，高高的竹尾，
袅袅的炊烟，已成乡愁，深深的刻
在村人的记忆中，烙在游子的心
里，历久弥新，温馨甜蜜。

村人旧事
陈冲

上世纪五十年代，茂名
油城大开发拉开帷幕，一批
经历枪林弹雨的领导干部成
为石油基地的领路人。他们
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处处体
现共产党员艰苦奋斗风采。

茂油公司原党委副书记、
老红军郭庆祥上世纪六十年
代初带队到各地采购和催交
催运设备，他与一同出差的职
工住一样的普通床位、外出一
起挤公共汽车、每餐自己排队

买饭，为企业要回了大批当时
极为紧缺的钢材与设备，解决
了公司建设的燃眉之急。
1978年，公司经历多年住宅建
设停顿后建成一批住宅，由于
缺房职工太多，分房成了棘手
难题。郭庆样主管企业分房工
作，将“文革”前自己住过的一
套较为宽敬的房子分给其他干
部，自己依然住在狭窄的旧房
子里，结果分房工作进行得十
分顺利。 文/图 蔡湛

石油基地开发的中流砥柱

亲朋长辈中，认识爷爷的人
有说他是个风水先生，也有说他
是个无冕医生。在我的记忆中，
给人择日看风水只是爷爷的“副
业”，更多时候，爷爷都在给人看
病、种药和采药。爷爷没穿过白
大褂，也没有听诊器、注射器之
类的医疗器械，更没有挂牌坐诊
的医者派头，可在上世纪缺医少
药的五六十年代，上门找爷爷看
病的人不计其数，爷爷也常常徒
步跋涉于患者之家，且多是用一
毛几分钱的中药单方，解救患者
于病痛之中。听长辈们说，有的
被当时公社卫生院下了病危通
知书而抬回家中的患者，爷爷也
成功救治了不少。

我出生在六十年代，那时爷
爷已年过古稀，作为他的长孙
女，爷爷给予我的无尽教诲与关
爱，至今难以忘怀。与爷爷相处
的时光，我尚未到入学年龄，也
不知道是什么规矩，爷爷说他的
医术需要隔代才可传授。因此，
闲暇之余，特别是冬日，爷爷总
爱搬来一张长板凳，摆放在屋边
向阳一隅，有时把我抱到大腿
上，有时让我依偎在身旁，教我
背诵“正（月）七猛虎走山岗，二
八鼠子咬冬仓，三九黄龙天上
遊，四十白猕一双双……”这些
艰涩的诗句，我至今也不懂其
意，请教过老师，与我家相邻的
地理老师戏说：这可能是你爷爷
的风水秘笈。和爷爷在一起，老
人家和我说得更多的是中医入
门常识，可惜后来都忘了，唯有
五行的相生相克，五脏“肝心脾
肺肾”对应五行的“木火土金
水”，五色的“青赤黄白黑”，五味
的“酸苦甘辛咸”……至今还滚
瓜烂熟，使我在日后的食疗中，
得知黑豆补肾，萝卜利肺、酸苦
食物益肝心……而受益一生百
试不爽的是爷爷的“炭”药方。

童年的家只有一座砖瓦房，
两侧各有一个大园子，左边是父
母用篱笆围起来的菜园，右边是
爷爷的草药园，双钩藤、穿心莲、
车前草、荆芥、田七、麦冬……在
爷爷的照料下生机勃勃。药园
里，爷爷教我识别草药，介绍它
们的药性功效，采收之后，它们
常常被爷爷随单方一起赠予患

者，在爷爷眼里，药钱能省一分
是一分。在草药园子里，爷爷还
常年乐此不疲的焗药炭。曾记
园子的墙脚，总堆放着一排已经
烧裂无法再用来烹饪的砂锅，那
是爷爷如获至宝般捡回来的，爷
爷用泥砖砌起三角灶，把药材填
进锅里明火干烧，待锅里青烟散
尽，便取出药炭收藏，以备不时
之需。记得我上学前几天的一
个清晨，相邻生产队的晏六婶怀
里抱着一个两岁光景的小孩急
匆匆的闯进我家，哭诉孩子上吐
下泻三天了，打针吃药也不管
用，到我家才一会儿就泻了两三
次，爷爷说孩子已经严重脱水，
转身就去张罗药炭煮水，清澈如
白开水的药炭汤给小孩服下不
久，刚进门时泻个不停的情形很
快就被遏制，等到小孩半个多时
辰都没有再泻，晏二婶才千恩万
谢的抱着孩子带着爷爷开的药
方离去。傍晚时分，爷爷把我叫
到跟前，递上一包刚刚焗好的药
炭说：“小孩子腿脚快，你到晏二
婶家看看，让她再煲一次药炭水
喂下。”看见我到来，未等我开
口，晏二婶便扯着大嗓门说道：

“你阿公的药真灵验，孩子到现
在只拉了两次。”我回家如实告
知爷爷，爷爷说：“这药炭汤无色
无味，却可立竿见影，且没有任
何副作用，认真记住，利人利己
的。”说完，爷爷伏着窗台写下：
前胡、防风、双钩藤、竹茹、蝉蜕、
红粟、大米、风谷，并再三强调要
焗过炭，然后郑重其事的把单方
交到站在一旁的我妈手里。无
论如何我们都无法想到这竟是
爷爷的遗言。几十年来，爷爷的
临终嘱咐我们一直铭记于心。
我儿子一岁多的时候也患过一
次严重的吐泄，因为怕焗药炭麻
烦，便天天跑卫生院，可输液吃
药后仍然一给他把屎尿，大便就
如水喷射，无奈之下，找来瓦煲
焗药炭，药炭汤下肚，看到儿子
拉稀的间隔时间逐渐延长，我们
都长舒了一口气。

时过境迁，爷爷已离我们远
去，可爷爷的临终嘱咐，我们一
直铭记于心。偶有空闲，也会用
砂锅焗上一团药炭，方便自己，
也方便别人。

忆爷爷
谢秀凤

▶这是郭庆祥（中间白发长者）和员工在一起。


